从物象的设置浅谈青春电影主题表达

——以电影《情书》《七月与安生》为例

摘 要

从2011年台湾青春题材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上映之后，中国大陆也掀起了青春片创造的热潮，比如《致青春》《小时代》《同桌的你》《七月与安生》等，这些影片虽然都以青春故事为题材，但是，艺术水准却良莠不齐。这其中最出色最具代表性的应该是2016年9月上映的影片《七月与安生》。这部影片在主题表达、叙事模式与物象设置方面都与日本电影《情书》有很多相似之处。而《七月与安生》在片尾时也特地致敬了《情书》导演——岩井俊二。青春电影中总是存在一些模式化的物象设置，故此文试从两者在影片物象的设置上分析青春电影主题的表达，以此总结出东方的青春爱情题材电影普遍蕴藏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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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言

日本电影《情书》是由岩井俊二编导的日本纯爱电影，讲述了一封原本出于哀思而寄往天国的情书，却出乎意料收到了同名同姓者的回信，并且逐渐挖掘出一段深埋多年切始终沉静的纯爱单恋的爱情故事。《七月与安生》一片则同样叙述三个青年之间的爱情故事，最终以“七月”与“安生”互换人生为结局，展现了一段多彩绚丽、爱恨交织的青春故事。虽然两片各自的基调不太相同，但其表现的主题却极具相似性，这与两者的题材——青春爱情是分不开的，而两者在彰显这些主题时都不约而同的使用了一些合适的物象来体现，有些甚至是符号化性质的。

青春电影作为电影类型中的一种，其讲述的故事或多或少都有相似之处，继而也会有一些相对固定的主题，本文试从青春电影中总结出一些其固定的主题表达，并以电影《情书》和《七月与安生》为例。

比如，基本所有青春电影都会涉及到的主题——爱情，可以说爱情是所有艺术门类都尝试去呈现和表达的一种情感，电影艺术也不例外，青春电影更是如此。青春和爱情好像是一朵并蒂花，两者共生，青春期也正是人对爱情开始萌动的时期，爱情又是那么神秘和美好，具有展现力和观赏性，所以爱情成了青春电影主要表达的主题之一。本文论述的两部电影《情书》和《七月与安生》都充分体现了这一主题。

当然，青春不只是爱情而已，也有友情、亲情、师生情等，更甚于会去表达某种深刻的主题，某些人生哲理方面的主题。例如回忆就是青春电影经常会涉及到得另一个主题。青春是易逝的，所以才会如此宝贵，正是因为青春的这个特点，大部分青春片都会从回忆开始，去寻找我们逝去的美好青春，在回忆中缅怀青春，从而去收获得到成长。

青春时期是一个复杂的，因此一部优秀青春电影的主题表达绝不会是单一的，本文将从物象这一角度出发去看青春电影的主题表达，以求总结出青春电影所既定的某些主题。

一、青春电影的物象设置

电影物象是指电影中除演员以外，所有可视物质形象的总和及其蕴涵其中的意蕴，承载着写意与写实双重意义的传达与蕴藉，其具有比道具更为宽广的内涵与外延。
对物象的解读是电影欣赏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青春题材电影更是如此，需要导演对物象精心设计，才能制作出一部优秀精致的青春电影。

物象的定义范围比道具更为宽广，反言之道具囊括在物象之中，道具的功能性作用，同样适用于物象。电影中的物象根据其作用不同，可以粗略地分为两类——叙事物象和非叙事物象，参与叙事的物象称之为叙事物象，某些物象在电影叙事中起到了重要的线索作用，对电影的叙事起到了联结的作用，比如电影《七月与安生》中苏家明送给安生的玉佩，就对影片的故事起了重要的叙事作用；而某些物象并不会参与叙事，将这一类物象移除，电影故事的完整性不会被破坏，但这并不以为这这一类物象是可有可无的，它起到表达某些情绪，提升电影中的仪式感的作用，例如电影《情书》中那只被冰封在雪地的蜻蜓，它并没有参与叙事，但是导演以此诗意化的表达了女藤井树父亲的死亡，就如文学作品中的修辞手法一般，电影物象也有“修辞”作用。

正因为电影中的物象运用是有其内在的意蕴和作用的，因此物象的解读也是电影解读的一个重要方面，优秀的电影作品要注重电影物象的运用，以此到达衬托电影人物、电影叙事的作用，最终以更好地达到表现电影主题的作用。青春题材影片《情书》与《七月与安生》的物象设置就体现了这一点，下文将结合这两部影片，具体论述青春电影物象的设置与主题的相关性。

二、青春电影的物象设置与主题相关性

青春电影存在相似的主题表达，相似的叙事模式，那么必然导致其他方面的相似性，比如电影中总是存在一些模式化的物象设置下文将以电影《情书》和《七月与安生》为例，从物象设置角度出发谈论青春电影的主题表达。 

（一）爱情：青春绕不开的话题

既然是青春题材影片，那么爱情大概是必然要呈现的主题之一吧。无论是《情书》还是《七月与安生》，爱情都是作为主体成分去讲述，如果这两个故事中的爱情部分被抽离出来，那么这两部电影将变成空壳，可见爱情在这一题材电影中的重要地位。

    1.《情书》——信、白色窗帘、灯泡

《情书》讲述了渡边博子、男女藤井树之间的爱情，有渡边博子对已逝恋人男树的眷恋之爱，也有男树国中期间对女树青涩的暗恋之爱，更有女树追忆少年男树收获的遗失之爱，虽然因为男树的死亡，三人从未置于同一时空下，但这份爱情却毫不微弱，具有穿越时间和空间的力量，这也正是《情书》的魅力所在，是人类情感的魅力所在。

电影《情书》设置不少恰到好处的物象，向观者展示这份爱情。比如，影片名称“情书”，情书是恋人之间表达爱意的书信往来，而影片中虽未有任何一封真正意义上的情书，但是却有许多类似情书的物象，更让这封情书变得珍贵起来。影片中，渡边博子无法承认爱人去世这一个事实，在祭日那天竟写了一封信发往他家的旧址，这封原本是寄往天国的信，被同名同姓的女树收到继而回信，牵扯出多年前的一段纯真单恋，这是渡边博子给男树的情书；而少年男树从图书馆借没有人借的书，在借书卡上写上藤井树的名字，这是少年男树写给女树的情书，影片结尾借书卡背面的肖像画也印证了这一点；而女树与渡边博子之间的通信，是多年后女树对少年男树的回忆，可以说一种变相的女树寄给男树的信，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情书，所以渡边博子最后把所有都信都寄回给了女树，因为这是属于她的回忆。

除了“情书”这一物象的设定外，电影《情书》中还有许多与爱情主题相关的道具，停车棚下忽明忽暗的灯泡，图书馆被风吹起的白色窗帘，这些道具的运用都成了经典案例，白色窗帘下男树若隐若现的脸庞，也造就了“世纪末美少年”柏原崇，白色窗帘象征纯洁梦幻爱情，这样的物象运用在之后的电影中也不断的被学习和运用。电影《七月与安生》中图书馆依旧是白色的窗帘，男女主人公爱情的萌生地。

2.《七月与安生》——玉佩、明信片
电影《七月与安生》中，同样是一段三角恋关系——七月、安生、苏家明，这段纠缠情感关系相比较于《情书》来说更加现实了和归于俗套了。片中玉佩这一个物象，成为了表现三人之间情感纠葛的重要道具，安生一直佩戴着苏家明送的这块玉佩，这也成为安生与七月之间关系破裂的导火索，更是三人之间纠缠不清的情感的一个具体外化。除此之外，片中安生外出闯荡时给七月寄的一封封明信片，与玉佩的作用是相同，每一封信的末尾安生都写上一句“问候家明”。这两个物象承载了这段爱情三角关系，也是片中体现爱情主题的重要道具。

（二）回忆：青春终将归于回忆

回忆是青春题材电影的一大母题之一，回忆应该包括记忆与忘却，无论什么事物最终都将被时间河流所卷携而去，青春、爱情都不例外，所以我们常常要打开我们的记忆，回到过去，在回忆中记忆，在回忆中忘却。电影《情书》和《七月与安生》都是以回忆为切入点，进入过往的时空寻找回忆，由此来记忆或忘却。

    1.《情书》——《追忆似水年华》、手术室的门

《追忆似水年华》是法国意识流作家普鲁斯特的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在影片《情书》中，这本书是连接男女两个藤井树的重要道具。

普鲁斯特以他特有的敏感捕捉住了情感上最难以觉察的细微之处。“我们努力追忆往事，总是枉费心机，绞尽脑汁都无济于事。往事藏在脑海之外，实非心力所能及，它藏在某种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之中，藏在那件东西所给我们的感觉之中，而那件东西我们在死亡之前能否遇到，则全凭偶然。或者我们到死也碰不到。”在《寻找失落的时间》这本书中，普鲁斯特是通过无意的记忆来回忆的 ,他将现时的感受与某一回忆的巧合相结合。正是凭借这种结合，他制造了立体时间的幻觉，使人得以“重新找到”“感觉到”时间。“随着普鲁斯特作品的诞生，就有了通过无意的记忆来回忆过去的方法。”

而电影情书正是一部回忆叙事的电影，这与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通过无意的记忆来回忆过去的思想不谋而合，因此导演岩井俊二将这本意识流小说置于电影中充当一个重要的道具，在少年男女树的故事中这本书一共出现了四次，少年男树常常捧着这本小说阅读，最后临摹的女树肖像也是在这本书，很明显岩井俊二导演是精心设计这个物象的出现的。这一个物象的设置给电影增色不少，这本书作为一个道具在电影时空中从过去到现在，将剧中人都裹携进回忆的河流中，亦如这本意识流小说《追忆似水年华》一样。

片中人物在这场窥探遗失的回忆的事件中，都有所益处，女树是收获了一份尘封多年的爱慕，而渡边博子则是从这场回忆之旅中的得到治愈——挣脱出男树死亡的梦魇。回忆对于人类来说是份宝贵的财富，青春更是回忆列表中不可缺的一项。

影片中还有个关于“回忆”有趣的物象设置——手术室的门，女树在医院的长椅上睡着，梦到多年前父亲被送入手术室抢救的场景，不受控制下打开了手术室的门，涌入女树眼眶的是少年男树的脸庞，以及国中时的零散画面。首先，梦是人潜意识的反映，不受现实的约束，是混沌的，因此会随机的呈现过往的画面，这也就是所谓无意的记忆来回忆过去了；其次，手术室的门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道生死门，一边是生一边是死，而在东方文化中认为人在生死线徘徊时会将一生的回忆走马灯似得放映一遍，当女树推开这道生死门的时候，青春岁月的回忆在脑海闪回，也变得十分的合理了，从这个巧妙的设置上，也能看出导演在电影物象设置上的用心。

    2.《七月与安生》——同名小说

该片的叙事手法与《情书》有异曲同工之处，也是选取一个角色为叙事视点，以回忆者的回忆出发，展开故事的叙述，《情书》的回忆者是女藤井树，而《七月与安生》的回忆者则是李安生。该片是由安妮宝贝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在电影中留下了小说这个元素，将作者转换成了小说中的人物李安生，影片中安生为了怀念她与七月的青春岁月，写出了《七月与安生》这部小说，被高家明无意中看到，从而牵扯出一段三角恋情的故事以及七月以及逝去这一事实。

这与《情书》中的《追忆似水年华》一书的作用不同，前者（《追忆似水年华》）是作为一种象征性的符号，可以说是回忆这一抽象概念的具体物化，没有过多的参与叙事；而后者则更多是一个实际效用的道具，它直接参与叙事，并且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三）死亡与成长：青春的目的地

死亡与成长是绝大部分青春电影都会涉及到的主题，《情书》与《七月与安生》两部片子同样如此，无论是死亡还是成长，都不仅是指肉体上的，还有情感和意念上的。著名的作家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中写到，“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是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
，当经历死亡之后，人将会成长，死亡与成长互相联系，成长可以说另一种意义上重生。这种生死观念在影片有所体现，尤其是日本电影《情书》。

    1.《情书》——冰封的蜻蜓、雪、树

电影《情书》中的死亡事件有两件，一是男树在雪崩中遇难，一是女树的父亲因重感冒不治而亡，而电影都没有对这两起重要的死亡事件作出正面描写，都是通过十分诗意化和戏谑的方式呈现。

片中大片大片的雪有象征着男树的死亡，因为男树是在雪难中死亡的，也是渡边博子内心的外化，她无法从男树死亡的阴影中走出来，影片开端渡边博子躺在雪地中，屏住呼吸，试图以这种假想式死亡的方式企图去感受男树的死亡时刻。到影片末尾，渡边博子来到雪山上，对着男树遇难的雪山做最后的告别仪式时，天开始晴了雪也开始融化了。而展现女树父亲的死亡则更具有诗意和象征意味，以一只被冰雪冻在雪地的蜻蜓来表现，岩井俊二在电影物象的呈现上都是精心雕刻的。

而在经历死亡事件并从中抽离出来时，人物都获得了成长，无论是渡边博子，又或者是女藤井树，两个在呼唤着“你还好吗？我很好”时，两者都从中解脱，并获得成长去继续接下来的生活。影片结尾处，女树和爷爷关于大树的谈话，正是此的外化，树是生生不息、向上生长的生命体，用树来做“成长”的载体，再恰当不过。女树围着高大的树旋转，地上的积雪已经消融，春季来临，这场回忆之旅的爱情，带给两位女孩的是成长的动力，生活将继续。

    2.《七月与安生》——婴儿

相比较之下，《七月与安生》在表现死亡与成长这一主题时拙劣了不少。七月在生产后不久，大出血而死，留下一个婴儿。而安生在小说描写到的是七月过上了她想要的生活，四处流浪体验。在安生眼中七月是以另外一种方式继续活着，而安生也成长了，过上稳定的生活，照顾七月的孩子。所以婴儿就像一个物象，象征着死亡与重生。

总体来说，电影《情书》和《七月与安生》在主题表达、叙述模式、物象设置上都有一定的相似性，也可以说是青春类型电影的一些相同之处，但《七月与安生》较之《情书》来说，各方面都还是略逊色一筹，但作为国产青春电影的上乘之作，各方面还是较高水准的。

结语

同一类型的电影往往都有固定的一些主题，青春题材电影也不例外，爱情、回忆、死亡与成长，都是这一类型通常会涉及到的主题，通过对《情书》《七月与安生》中的物象设置分析，几个主题之间也是丝丝相连，爱情被回忆唤起，在回忆中收获和成长，逝去的爱与情又在回忆中重生。反观近几年中国电影掀起的青春电影浪潮，从《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致青春》到最近的《七月与安生》，这一系列的青春题材电影，都有相似的主题，或多或少都涉及到本文所提到的三类主题，也都有通过物象去体现，一部制作水准较高的青春电影，其中一定会具有特殊意义的物象来表现电影主题，甚至少数电影物象还可以成为代表青春的文化符号，成为一代人的记忆，因此青春电影的物象设置对其主题表达也起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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